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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驯鹿宝贝》的故事从一杯

免费的热茶开始。一位事业失

意的喜剧演员，出于善意给一

位女性倒了杯茶，却由此陷入

长达数年的纠缠——40071封

邮件、350小时语音留言、无休

止的跟踪与窥视，最终逼着他

直面自己从未说出口的创伤、

欲望与羞耻。

这部戏改编自苏格兰剧作

家理查德·加德的真实经历。

2019年，原作在英国爱丁堡艺

穗节首演后引发广泛关注，随

后登陆伦敦舞台并获得奥利弗

奖；2024年，奈飞改编的同名剧

集横扫艾美奖、金球奖等多项

大奖。但蒋易带来的中文版并

非从剧集“压缩”而来，而是回

到 2019 年那个原始的独角戏

文本——一个人的舞台，一个

人的讲述，一个人的世界。

“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，

就被震撼到了。”蒋易回忆

道，“它太直接了，直接到让

人有点害怕。”

独角戏的挑战在于“没有

对手”。以往表演可以依靠对

手演员的节奏和反应，而这次

舞台上只有他自己。如何让观

众在两小时内持续沉浸其中，

成为排练中的核心问题。于

是，灯光、多媒体、舞台装置和

服装都不再只是背景，而是参

与叙事的一部分。尤其是服装

——穿上、脱下、更换，每一次

都成为人物状态变化的外化。

蒋易 王一理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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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到表演方式，蒋易说更希望保留“真实感”，而

不是追求“漂亮”的舞台效果。他愿意让某些台词、

停顿甚至瑕疵留在现场，使戏中人物更像真实存在

的人。

“有时候排练，我会追求一些不那么常规、不那

么‘漂亮’的表演方式。”蒋易说，“这部戏不一定让观

众感觉愉悦，但恰恰是这种不愉悦，让它变得独特。”

对于“从喜剧演员到独角戏演员”的讨论，蒋易

表示并不急于撕掉某个标签。“我觉得演员就是一

个容器，我接了什么样的角色，就应该呈现什么样

的角色。至于观众看到后有什么评判，那是观众的

事情。”

当然，蒋易也承认，每个演员都希望被看见。“大

家都会有这样的状态——希望得到认可，希望被关

注、被发现。”《驯鹿宝贝》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讨论这

种自我确认：当人迷失、困惑、不知道方向时，仍需要

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己。

聊到这里，采访的氛围忽然轻松下来。蒋易说

起这次来成都的“小插曲”——他去逛了人民公园相

亲角，结果被热情的阿姨们“包围”了。“我还没把资

料递上去呢，挺有趣的。”他笑着说，“还有阿姨好奇

地问‘这是哪位宝贝啊？’导演说，‘这是我们的《驯鹿

宝贝》。’”说这话时，蒋易整个人像打开了话匣子，语

气轻快，眉眼间全是笑意，和刚才聊表演时那个沉静

的状态判若两人。

不过蒋易也表示，这次来成都最重要的任务仍

是把舞台表演打磨好。“希望给成都观众呈现一场扎

实、完整的演出。”至于工作之余，他打算“出去吃香

的喝辣的，找一些好吃的地方打打卡。”

一个人，130分钟，没有中场休息，蒋易说，这或

许是他迄今为止最勇敢的一次舞台冒险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王一理

有 思艺 11月13日、14日连续两晚，蒋易在四川大剧院的舞

台，独自完成了一场130分钟、没有中场休息的独角戏

《驯鹿宝贝》。从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》里那个让人捧腹

的“喜人”，到独自扛起一部充满心理重量的戏剧，蒋易正在完成一次从“喜

剧演员”到“独角戏演员”的蜕变。

演出之前，11日下午，在四川大剧院后台，蒋易接受了华西都市报、封面

新闻记者的采访，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牛仔外套，头发随意地搭在额前，看起来

和舞台上那个被情绪层层包裹的角色判若两人。采访还没开始，他便反复

提醒周围的工作人员“别站太久”。这种下意识的体贴，贯穿了整个采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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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一次舞台突围

从喜剧到独角戏
蒋易:用130分钟

《驯鹿宝贝》剧照。
图据四川大剧院

《驯鹿宝贝》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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